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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醒来，窗外一片白茫茫，树上、屋顶上，到处都堆

起了厚厚的雪，下雪啦，下雪啦！喜悦心情，难以言表，于

我而言，渴望下雪，已然多年。无奈菇城的上一场雪，还

是在 2010年。

十多年的翘首祈盼，宛如马拉松长跑，没点耐心还真

盼不来雪。前几天，听闻百山祖下雪了，特意带娃去玩了

一趟，平淡无奇的雪，因为下在三十多公里外，而显得格

外珍贵。一路上，车水马龙，场面甚是壮观。朋友圈说得

最多的话就是看雪的人比雪还多。

没想到菇城竟也下雪了，悄悄下了一夜，令人猝不及

防，瞬间点燃大家的热情，角角落落仿佛都能感受到菇乡

人民那热情的劲头。听说大部分学校的第一节课就是玩

雪，老天创设这么好的条件，堆雪人、打雪仗肯定是要轮

番上的。我不禁有点羡慕孩子们，能在学校里一起耍雪，

那该有多快乐！

大人们玩起雪来更疯狂，上班路上，雪人数不胜数，有戴

着头盔的光头强，有呆萌的冰墩墩，有可爱的雪姑娘⋯⋯驶

过的车辆，车顶上几乎都端坐着一个雪人，似乎不把雪人运

个回家，都不足以显示自己对雪的那份热爱。

小时候，我是不喜欢下雪的。在那小山村里，只要下

雪，肯定是大雪，断水断电是经常的事，于是，白雪皑皑的

村庄死一般沉寂。路上都是积雪，天气也是异常寒冷，我

们只能窝在家里烤火，哪也去不了。

望着白雪，妈妈总是愁容满面，那轻轻的叹气声仿佛

一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时隔多年，妈妈那哀愁

的眼神依然清晰浮现在眼前。

如今看到大雪，妈妈竟一反常态，略显开心，脸上堆

满笑容。

“下雪好啊，菜地的虫总会被冻死一部分，明年的菜

就会好种很多。”我们兄妹吃的菜全部都是爸爸种的，所

以妈妈时刻记挂着爸爸的菜地。

我说现在总不怕下雪了吧？妈妈笑着说：“现在日子

这么好，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就是下铁也不怕了。不过，

以前还真是天天要担心，下雪了担心大雪压垮了菇棚、压

坏了蔬菜；天晴了，担心稻田没水，没有一天是舒心的。

如今，日子真是太幸福了，就连乞丐的影子都看不到了。”

想想也是，以前每到下雪天，乞丐就纷纷出来讨吃

的，给点米饭，就千恩万谢。弹指一挥间，我们的日子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过越红火。

“现在国家大力发展乡村振兴，低保低边户都有国家

各种政策扶持着，大家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谁还去讨

饭？就你和爸爸每个月不干活，国家都会发你们好几百

块钱，比我们子女给的都及时，这样的国家上哪去找？”我

跟妈妈聊着。

妈妈的脸上洋溢着笑容，说是啊，是啊，现在的日子可真

是好啊，以前想都不敢想还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同事们也纷纷走出办公室，玩起了雪，各种造型的照

片拍了个够。

盛世迎瑞雪，菇城春满园，一场春雪，给菇城人民带

来了无尽的欢乐⋯⋯

菇城喜迎春雪
吴锦妫（庆元）

冬去，春来。

旧的轮回结束了，一切，都在期待新

生。

当春日遭遇暖阳，那颗想要亲近大自

然的蠢蠢欲动的心便再也按捺不住了:去
吧，去赴一场山水之约吧，如此美好的季

节，岂能轻易就辜负了？毕竟，这是一年一

度才有的节日啊。

虽然恼人的疫情让背起行囊走向诗和

远方的愿望落了空，那便去近郊吧，只要带

上雀跃的心情，哪里都有美景良辰。

临水的小镇，接纳了快乐的姑娘们。

在那棵巨伞般的古樟树底下集合留影

之后，大家便三三两两相携而游。

岸边，有古道溯水而上。石子与石板

铺就的路面，年份久了，靠边缘的缝隙里便

长满了青苔，夹杂着零星的野草。沿水而

行，水面上泊着的乌篷船、由大大小小的石

头垒就的高高的石墙、古旧木楼上攀爬着

的不知名的绿藤、落叶后尚未冒出新芽而

显得格外苍劲的虬枝映着蓝天白云，一派

静谧美好的水乡风光，入眼，皆成画。

小镇不大，慢悠悠地便被越了过去，再

往前，人迹少去，芦苇渐深，仍是枯黄的色

调，道旁的树木，也依旧呈现着深秋或者初

冬时节的模样，远远望去，一行人仿佛走进

了秋天的童话。

这一刻，我们似乎误闯到了一个结界

里，红尘俗世都被隔在了外头，行在静到寂

然的世界中，脑子里是放空的，仿佛时光也

被凝固了。

折返时，踏古街而行。

小镇的古街并不宽，也不幽深，石板铺

就的路面，干干净净。正逢淡季，两旁的店

铺大多锁着门。这样也好，少去了许多商

业气息，方才恢复了一些一个南方小镇原

本该有的淡雅模样。

留下的原住民并不多，一路行来，难得

遇到人，倒是撞见一只可爱的长毛小犬，歪

着脑袋，用两只湿漉漉的黑眼睛打量我们

这群突兀的“闯入者”，也不怕生，煞是可

爱。见我蹲下拍照，还凑到跟前，似乎想看

看自己是否入了镜。

平日里忙碌于繁杂的办公事务，忽然

间能在如此适宜的气候里悠然地放缓步

子，徜徉在这陌生的长街里巷，所有的烦乱

琐碎都如潮水般退去了，心境趋于平和，心

底有舒适的暖意淡淡漾起，人便跟着松快

起来。

不知从哪扇轻掩的门背后传来“刺啦

刺啦”的炒菜声，饭菜香闻声而动，顷刻间

便顺着声线拥到鼻端，勾起了馋念。这种

沉淀于宁静之中的烟火气息，对于许多人

来说，这辈子大概都是难以企及的了。

被漫长冬季关了许久的姑娘们，终于

等到了难得的放风时间，压抑了一冬的新

奇在这一天终究是要爆棚的，于是乎，勾肩

把臂，呼朋唤友，忙乱地在屋前巷角摆出各

种亦端亦谐的 pose 拍美照，嘻嘻哈哈的笑

闹声打破了沉闷，在巷弄里悠然回荡。

没有人永远十八岁，却永远有人可以

青春年少，锦绣年华。

于她们，青春不老，韶华不逝。

即便不是行在雨巷，却仍是江南水调

里衍生出来的古旧境意中那个眉眼弯弯梳

着麻花辫的丁香姑娘。

杨绛先生曾说过: 岁月静好是片刻，一

地鸡毛是日常，即使世界偶尔薄凉，内心也

要繁华似锦。

沉寂的大地正一点一点地慢慢复苏。

疫情虽然如故，遍布世界，我们依旧祈

祷来日方长，期待春暖花开。

仅 以 此 文 ，祝 爱 美 的 姑 娘 们:青 春 不

老！韶华不逝！年华如锦！永远年少！

迎春
金杭（市直）从清道光十二年（1832）开始，丽水县连续四年，大

雨、大旱、大雪接踵而至。

灾祸联袂，百业萧条，民生凋敝。丽水城里有两个人

为此忧心忡忡，焦思竭虑，夜不能寐。

第一个人是处州知府于尚龄。经年灾祸，处州府公

帑捉襟见肘，既要修复灾毁水利设施，又要赈济食不果腹

的灾民，于尚龄绞尽了脑汁，操碎了心。

第二个人是处州城的首富谭学贵。

谭学贵祖籍地江西南丰，素有种植苎麻和编织夏布

的传统。清乾隆初，谭氏先祖至处州城贩卖夏布。那时，

丽水鲜少种植苎麻，更别谈用苎麻织成的布料，夏季衣

着，凉爽适人。

一招鲜，吃遍天，谭氏在处州城迅速拓展了市场。经

过第二代、第三代的接力经营，谭氏后来居上，开出一家

又一家商铺，铢积寸累，成了处州城里首屈一指的富豪。

仅在比邻处州府衙长约 30 米的高井弄，谭家就开了两间

当铺。

谭氏在商业上高歌猛进时，一直为社会公益出资。

《丽水县志》记载，道光五年（1825）丽水县在东岳庙右设

义仓，由谭景兴经营；道光十四年（1834），谭学铭独资捐

修处州城墙。县志评价“可以谓难矣”。

谭学贵之所以在床上辗转反侧“烙大饼”，是接到了知

府于尚龄到府衙一叙的邀请。于尚龄话说得很委婉，谭学

贵心里却清楚得很，知府大人礼下于人必有所求。

忙碌了一天，谭学贵身心疲惫，却毫无睡意，干脆起

床点起蜡烛，让人去把大哥谭学铭请过来。谭氏到谭学

贵这一辈，是第四代，共有 6 个兄弟，其他兄弟埋首经营，

对外打点都是谭学贵和谭学铭两人。

谭学铭姗姗来迟，可能已经睡下了。谭学贵招呼大

哥坐下后，告诉说知府让他明天去府衙。

谭学铭一听，表情立刻凝重起来。旱涝叠加，城垣坍

塌，堰渠溃败，瘟疫流行，百姓生计维艰，官府四处向城内

富户劝捐。去年维修城垣，几乎耗尽了谭学铭的所有积

蓄。这回知府于尚龄相邀，肯定将主意打到了谭学贵的

身上。

“于大人想让你做什么？”谭学铭小心地问。

“具体没有明说，只是让过府一叙。”谭学贵愁眉苦

脸地回答道，“不过我猜测，他想让我赈济灾民。”

“那可未必。去年底城垣刚修毕，于大人又为好溪堰

渠淤堵烦恼。”谭学铭摇摇头说。

“好溪堰渠疏浚可以缓一缓。灾民进城可是一日都

耽搁不得。”谭学贵说，“灾民饥肠辘辘，保不准会干出什

么事，这应该是于大人最头痛的。”

“有道理，有道理。”谭学铭点点头问，“你想开粥棚，

还是捐银两？”

“两样都不愿意做。”谭学贵见谭学铭一脸疑惑，解

释说，“大哥听过升米恩斗米仇的故事吗？”

谭学铭点点头，问：“但于大人开口了，你能拒绝吗？”

谭学铭替弟弟担心，谭家几代经商，说诚信经营，其

实是小心翼翼；说童叟无欺，其实是赔尽笑脸；说来的都

是客，其实谁都不敢得罪。更不要说面对掌握生杀大权

的一方要员，就是衙门的胥吏，也要点头哈腰。

“一有灾情，就要我们出钱，永远没个头啊。”谭学贵

喟然而叹。

“这就是我要子侄们刻苦攻读的原因。”谭学铭认真

地说，“你我一辈，要继承父业，无暇诗书，取不得功名，尽

受官吏士绅欺凌。”

“是啊，富而不贵，囊中钱财，有如他人之物。”谭学

贵感叹说，“我也不希望下一代从事商贾，让他们去读书

求取功名或从儒吧。”

“说说你的想法吧。”谭学铭见弟弟眉宇渐渐舒展，

知道他心中有了主意。

“读书要有经济支撑，我们要购置店铺房屋，供下一

代居住和租赁，让他们心无旁骛去从儒。”谭学贵盯着大

哥的眼睛说，“我们应该倾囊而出。”

“你这个想法很好，假如我早几年就置办，于大人也

不会盯着我的钱袋了。”谭学铭后悔地说，“不过，既然他

已经邀约了，你怎么应付？”

“我想联合兄弟们，在晏公巷盖房子。”谭学贵挥一

挥手说，“以工代赈。”

“以工代赈？”谭学铭一下子反应不过来。

“凡愿来做工的，每天都可以免费吃饱饭。”谭学贵

慢悠悠地说，“我们可以适当延长工期，慢工出细活。对

家有老弱拖累的，再给予一点接济。”

“这个办法好。一举三得。既遵从了于大人的意愿，

为他解了大部分忧，又赈济了灾民和家人，更为自己办了

大事。”谭学铭一脸欣然，“我支持，其他几位弟弟我去动

员。”

清道光十六年（1836）、道光十七年（1837），两年间，

谭氏六兄弟在晏公巷盖了五幢砖房。其中两幢保留至

今，是丽水城里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建筑，被列为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

谭家从第五代开始，由商转儒。谭学贵的长子谭献，

为清贡生。先在谭宅举办私塾，集本族亲友及闾邻之女

入学，开府城女子就学之风。后任处州中学堂总理，成了

丽水中学的第一任校长。谭献长子谭云黼任处州中学堂

监督，次子谭云黻、五子谭云陶、六子谭云陔都曾在处州

中学任教。

谭宅往事
纪江明（松阳）


